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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今
之
世
，
人
狗
雜
居
，
談
人
道
之
餘
，
恐
怕
也
得
知
道
一
點
﹁狗
道
﹂
。

存
在
兩
個
人
群
：
既
有
愛
狗
一
族
，
他
們
的
狗
有
專
用
的
狗
食
（
包
括
餅
乾
、
雞

肉
片
、
牛
肉
片
、
酸
奶
、
維
生
素
片
、
鈣
片
）
，
專
門
的
美
容
店
、
醫
院
、
婚
介

機
構
和
影
樓
等
；
又
有
食
狗
一
族
，
他
們
把
狗
肉
烹
調
成
佳
餚
，
宣
傳
吃
狗
肉
是

﹁進
補
﹂
。
是
不
是
有
人
一
邊
養
着
寵
物
狗
，
一
邊
又
啃
着
狗
骨
頭
，
沒
有
調
查

，
不
好
說
。
早
幾
年
，
發
生
一
起
愛
狗
人
士
攔
截
運
狗
大
卡
車
的
事
件
，
由
於
這

件
事
處
於
法
律
管
轄
的
邊
緣
，
最
後
雙
方
妥
協
完
事
。
那
一
陣
，
媒
體
挺
熱
鬧

的
。

關
於
﹁義
犬
﹂
的
故
事
，
上
小
學
時
就
聽
老
師
講
過
，
如
今
印
象
最
深
的
是

幾
年
前
張
華
講
的
這
一
個
。
一
九
六
九
年
張
華
去
陝
西
，
當
了
一
名
插
隊
知
青
。

知
青
們
住
在
大
隊
的
庫
房
裡
。
一
天
，
隊
長
送
來
了
一
隻
小
狗
娃
，
是
隻
毛
茸
茸

的
黃
蛋
蛋
，
大
夥
兒
決
定
一
起
來
養
牠
。
從
此
，
知
青
們
吃
什
麼
就
餵
牠
什
麼
，

還
用
碎
磚
和
油
氈
片
給
牠
壘
了
個
窩
，
牠
也
有
了
個
可
以
遮
風
擋
雨
的
家
。
慢
慢

地
，
狗
長
大
了
，
出
落
成
一
個
英
俊
威
猛
的
﹁大
小
伙
子
﹂
，
知
青
們
管
牠
叫
﹁

大
黃
﹂
。
晚
上
不
管
誰
外
出
，
都
是
大
黃
保
駕
，
集
體
戶
的
雞
和
鴨
再
也
沒
有
被

黃
鼠
狼
拖
走
過
。
一
九
七
五
年
知
青
返
城
後
，
大
黃
一
直
住
在
原

來
的
窩
裡
，
隊
長
幾
次
把
牠
拉
回
自
己
家
，
但
只
要
不
栓
牠
，
牠

就
跑
。
牠
每
天
跑
一
趟
公
社
，
在
張
華
他
們
上
汽
車
的
地
方
呆
上

一
會
兒
才
回
家
。
原
來
知
青
返
城
的
那
一
天
，
大
家
坐
馬
車
從
村

子
到
公
社
，
大
黃
一
直
跟
着
馬
車
跑
，
分
別
的
時
刻
，
大
黃
無
奈

地
當
着
一
個
莫
名
其
妙
的
看
客
。
知
青
離
去
，
大
黃
才
醒
悟
一
切

。
以
後
牠
能
做
的
便
只
有
去
公
社
打
探
這
件
事
了
，
於
是
每
天
一

趟
，
堅
持
了
兩
三
年
。
要
知
道
，
從
村
裡
到
公
社
，
足
有
三
十
里

路
啊
。
後
來
，
知
青
們
住
過
的
房
子
破
爛
不

堪
，
有
的
牆
已
經
塌
了
，
但
大
黃
堅
持
住
在

自
己
的
窩
裡
，
守
着
破
房
子
，
苦
苦
地
等
待

主
人
回
來
。
又
過
了
兩
年
，
一
個
冬
天
，
衰

老
的
大
黃
不
行
了
，
餵
牠
什
麼
好
吃
的
，
牠

都
不
吃
，
最
後
連
水
也
不
喝
了
。
有
一
天
，

大
黃
死
了
，
但
牠
沒
有
閉
眼
睛
，
那
蒼
老
的

眼
睛
望
着
東
方
，
望
着
公
社
的
方
向
。
待
到

隊
長
來
收
拾
遺
體
時
，
才
發
現
牠
的
身
子
下
面
壓
着
三
封
信
，
那

都
是
張
華
寫
給
隊
長
的
信
，
還
微
微
有
些
大
黃
的
體
溫
。
為
了
丟

失
的
三
封
信
，
隊
長
曾
跟
婆
姨
發
過
好
大
的
火
，
怨
她
沒
收
好
。

此
刻
才
知
道
竟
是
大
黃
偷
偷
地
銜
走
了
。
張
華
退
休
後
去
看
了
大

黃
，
為
牠
的
墳
頭
添
一
抔
新
土
，
向
這
位
終
生
等
待
的
朋
友
深
深

鞠
躬
。對

於
狗
的
情
義
，
王
開
嶺
有
如
此
分
析
：
狗
的
特
質
在
於
，

牠
需
要
家
。
一
條
狗
，
天
生
即
有
歸
屬
，
牠
直
奔
人
而
來
，
牠
是

來
投
奔
的
。
牠
以
兒
童
身
份
，
闖
入
人
的
親
情
體
系
，
成
為
一
名
四
條
腿
的
家
庭

成
員
，
成
為
一
個
沒
有
血
緣
的
孩
子
。
狗
黏
人
，
如
皮
筋
，
其
一
輩
子
的
嬉
戲
跳

躍
，
皆
以
主
人
膝
蓋
為
圓
心
，
以
主
人
呼
喚
為
半
徑
。
人
類
從
狗
身
上
獲
得
的
，

正
是
父
母
從
兒
童
身
上
獲
得
的
。
幼
兒
會
長
大
，
會
叛
逆
，
會
用
複
雜
覆
蓋
簡
單

、
以
深
刻
替
換
純
真
，
狗
不
，
牠
是
永
遠
的
蒙
童
。
人
不
僅
做
家
長
，
更
是
狗
之

偶
像
、
狗
之
宗
教
。
一
個
人
，
無
論
社
會
角
色
多
卑
微
，
在
膝
下
狗
眼
裡
，
都
是

偉
岸
的
，
是
神
明
，
是
唯
一
和
全
部
。
狗
之
仰
，
會
讓
一
個
乞
丐
成
為
富
翁
，
讓

一
個
流
浪
漢
成
為
國
王
。
此
等
崇
拜
，
不
單
是
骨
頭
的
賄
賂
，
更
與
狗
的
基
因
和

秉
性
有
關
。
執
著
、
依
戀
、
忠
誠
、
耳
鬢
廝
磨
、
情
大
於
智
，
狗
身
上
最
迷
人
的

東
西
，
亦
是
兒
童
的
品
質
。

兒
童
最
可
寶
貴
的
品
質
，
就
是
天
真
。
天
真
，
本
來
是
指
心
地
單
純
，
性
情

直
率
，
不
偽
裝
，
不
虛
飾
，
但
不
知
從
何
時
起
，
它
卻
成
了
幼
稚
、
無
知
的
代
名

詞
，
為
聰
明
人
所
不
齒
。
實
際
上
天
真
的
人
，
雖
平
凡
，
卻
真
實
，
雖
卑
微
，
卻

樸
實
，
雖
清
貧
，
卻
充
實
。
作
為
萬
物
之
靈
的
人
，
能
從
狗
身
上
得
到
的
最
大
幫

助
，
抑
或
就
是
懂
得
反
思
自
身
是
否
還
存
留
幾
許
天
真
。

一八七八年，曰字
樓 孤 子 院 （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
） 校 長 雅 瑟 （W. M.
B. Arthur） 辭 職 ， 校
董會就該校未來的發展
進行了激烈的爭辯。曰

字樓孤子院位於港島般咸道，前身是一八六
零年成立的曰字樓女館（Diocesan Native
Female Training School），創校宗旨在 「為
本地女性提供基督教育」。然而一如視學官
歐德理（E. J. Eitel）指出，該校學生在學
習英文後往往成為涉外婦人（kept mistress
of foreigners），引起華洋社會非議。一八
六八年，會督柯爾福（C. R. Alford）決定
關閉女館，次年在原址另立新校 「曰字樓孤
子院」，聘任雅瑟為校長。

雅瑟辭職之際，新任會督包爾騰（J.
S. Burdon）建議將孤子院轉回女館。作為
校董的祁士域極力反對，並提出孤子院未來
應只收男生。祁氏在想法獲得一致支持後，
舉薦小俾士就任孤子院第二任校長。由於孤
子院規模不大，校董會要求小俾士半年內成
家，以紓解人手不足的困境。一八七九年四
月一日，小俾士與史美路斯女士（Jane
Smailes）在聖約翰大教堂舉行婚禮，此地也
是老俾士夫婦當年行禮之處。

小俾士就任校長那年，曰字樓成為津貼
學校，獲得政府資助。穩定的財政狀態決定了這所學校的健康發
展，生員在學業和課外活動上佳績連連。一八九一年，曰字樓轉
化成男校，人稱拔萃書室，而所有女生皆轉往菲莉女校（
Fairlea School，協恩中學前身之一）。一九○二年更名拔萃男書
室，以區別於三年前在附近玫瑰行（Rose Villas）成立的拔萃女
書室。

曰字樓孤子院早期生員以歐亞混血兒為主。這些兒童多為涉
外婦人之子，本身中文甚佳，曰字樓更為他們提供了學習英文的
機會。加上小俾士與商界的密切聯繫，曰字樓畢業生因中英兼擅
而在香港及各口岸商行大受歡迎。由於小俾士領導有方，香港民
間遂改稱曰字樓為俾士書館，甚至戲稱 「阿跛書館」。至於正式
中文名稱拔萃，也是俾士的諧音。

小俾士夫婦育有四子一女，長子理查（Richard），次子愛
德華（James Edward），三子亞瑟（Arthur），四子哈律（
Harold），皆就讀於曰字樓。除愛德華從軍外，其餘三人悉供職
於渣甸。此外，還有一段不為人知的佳話：曰字樓宿舍有位亞諾
太太（Mrs. Arnold）廣受學生歡迎，亞諾太太之女維妮佛（
Winifred）後來更成了小俾士的長媳。

一九一七年，小俾士從拔萃卸任。由於歐戰方酣，老夫婦決
定前往加拿大與次子愛德華同住。晚年的小俾士生活閒適，曾撰
寫回憶文章，保持與校友通函，還幫助審閱校史初稿。一九四一
年十月三日，小俾士去世，壽八十五。消息傳來，《孖剌西報》
、《南華早報》等皆有顯著篇幅報道。《孖剌西報》指出，小俾
士一生與香港教育史緊密相連，對於曾受他照拂的芸芸學子而言
，他不僅是校長，更是一位父親。 （下）

近日到街上走走，
又見街上有紅艷艷、水
淋淋的荸薺賣了，彎腰
一看個兒和顏色，果真
是浙江塘棲出產的 「大
紅袍」荸薺。

我曾幾度去過這著名的江南水鄉。這裡
是享譽全國的 「大紅袍」荸薺的主要產地，
到處是彎彎曲曲的河濱，河濱兩岸是一片片
青葱葱的荸薺田。田中碧綠碧綠的荸薺苗子
，一根根像玉竿兒似的，密密匝匝：那水汪
汪的田疇又彷彿是一面面鏡子，風一吹動，
讓人遐想萬千。乍看去，荸薺苗兒猶如插在
古代美女頭髻上的玉簪子，似倒非倒的，於
鏡前明明滅滅，搖搖晃晃……

塘棲產的荸薺，個兒特大，顏色鮮紅，
皮薄肉嫩，吃起來脆生生、甜蜜蜜。據資料

記載，早在明、清時期就作為貢品，慈禧太
后特別喜歡吃 「大紅袍」扦光荸薺，現在市
場上銷售的 「清水馬蹄」罐頭，也是以塘棲
「大紅袍」荸薺精製的為上品，出口歐美和

非洲等國家，是一些國家盛宴上不可缺少的
一盤爽口美食。

一個春寒料峭早晨，我乘坐當地的小船
從餘杭城出發， 「咕咚咕咚」到了塘棲。正
是荸薺收穫時節，但見荸薺田裡，已沒有夏
天那種雍容清秀的玉姿了。它像一位老嫗，
甩着滿頭白髮……看着這情景，我的心驀地
顫動了一下！這荸薺娘，豈不也有靈性？同
樣有一顆慈母的心。當它結下鮮紅的果實以
後，自身便沒有什麼保留的了。

在遐想中，被一陣爽朗的笑聲所逗引。
見齊刷刷的荸薺田裡一群男女正在挖荸薺，
男的青年挑運，女的挖掘。這挖荸薺是個艱

苦活兒，姑娘媳婦匍匐着，在寒風裡半裸着
腿，捲起衣袖管，把白皙的手指插到冰冷的
爛泥裡去。就這麼小心翼翼地將荸薺一個一
個挖出來……我幾乎看傻了眼，恨不能馬上
下手買上幾斤，去河裡漂洗乾淨，飽嘗一頓
個兒特大、鮮紅粉嫩皮薄汁甜的 「大紅袍」
荸薺。

翌日清晨，我又乘坐小船 「咕咚咕咚」
駛向餘杭城。在船中，我終於吃上了鮮亮透
紅的塘棲荸薺，心裡甜津津的。當將荸薺皮
兒擲進船弦外河中的時候，河中頓時泛起一
片銀粼粼的魚群，你吞我食搶吃皮渣，十分
有趣。細細觀賞，我不覺傻乎乎地想着，如
果豐子愷還健在，他一定也會來嘗嘗這 「大
紅袍」荸薺的。也許一幅水鄉新圖，就即興
寫在這烏油油的小船之中。

索契冬奧會賽事賞心悅
目、令人回味。譬如花樣滑
冰的優美高雅、高山滑雪的
驚險刺激、冰球比賽的激烈
火爆、速度滑冰的你追我趕
……都讓我先是大飽眼福，

繼則心曠神怡。印象中，比起上一屆溫哥華冬奧
會，許多項目的競技水平都有提高。看來，四年
一個輪迴的奧運會，儘管辦起來耗錢費勁，卻的
確很有必要。

觀看奧運會比賽，首先關注的當然是賽事本
身，但如果能夠通過賽事解讀人生、透析社會，
那耗錢費勁操辦的奧運會，無疑就會事半功倍也
。本屆索契冬奧會，我就試着這樣去做，果然收
穫多多。

其一，俄羅斯滑雪選手安頓．加法羅夫在男
子競速賽半決賽中出師不利，摔倒了三次，滑雪
板和滑雪杆也被損壞。但這位頑強的選手依然想
在父老鄉親面前完成比賽，只是他左腳滑雪板損
壞嚴重，顯然只能走到終點線，而非滑到那裡了
。加拿大教練沃茲沃斯看到這種情況，立即跑往
賽道，把加拿大隊一名沒資格進入半決賽的選手
的滑雪板送給安頓．加法羅夫，並幫助他綁好。
他說： 「我們幫助他，因為我們知道參與滑雪運
動的每個人都很努力，每個人都想要公平的結果
，相信我的幫助能讓加法羅夫完成比賽。」事情
不大，但其中顯現出來的人性之美卻讓人肅然起

敬。
其二，中國男子冰壺隊的一位運動員，和韓

國女子冰壺隊的一位運動員是一對異國伉儷，兩
人同時出現在索契冬奧會的賽場上，也算是一段
佳話吧！一天，中、韓兩國的女子冰壺隊要交手
，開賽以前，CCTV的記者遇到了這位中國男選
手，問他： 「今天你希望誰贏？」小伙子回答：
「誰發揮得好誰贏，誰贏了我都高興！」─這

是實話，自己國家和自己老婆參加的運動隊，當
然是誰贏了都高興嘛！不過，對沒有他這種特殊
身份的眾多觀賽者而言，希望自己國家運動隊（
或運動員）贏得勝利是人之常情，只是，我們也
應該由衷地為憑藉充分發揮的實力贏得勝利的其
他運動隊（或運動員）高興，這樣的觀賽境界，
也是奧運賽場上的一種精神文明。

其三，作為要通過激烈競爭分出高低上下的
體育賽事，奧運會獎勵優勝者是題中應有之義，
不過，也就是金牌、銀牌、銅牌，沒有現鈔；但
各個國家，卻紛紛開出奧運優勝獎金，對比一下
不同的獎勵額度，也挺有意思。

對獲得索契冬奧會金牌的運動員，俄羅斯的
獎金是約七十四萬人民幣，烏克蘭是約六十二萬
人民幣外加住房，美國是約十五萬人民幣，但須
繳納約六萬元的稅款，附帶多說一句，美國獎勵
索契冬奧會銅牌得主的金額是約六萬人民幣，須
繳納的稅款也是約六萬人民幣，有趣！加拿大的
獎金數目我沒查到，但在查找過程中卻得知，在

索契冬奧會上得到男子花樣滑冰銀牌的加拿大選
手陳偉群，平時的訓練經費需要自籌，政府一分
不出，並且，為了照顧陳偉群的學習和訓練，陳
媽媽辭去了自己的工作，專職陪伴兒子，全家的
生活重擔，須陳爸爸承擔。當然，也不好憑此指
責加拿大政府不重視體育，因為從一份資料中我
得知，在那裡，高規格的運動場所到處都是，供
老百姓免費使用，因此，體育已經成為加拿大老
百姓的重要生活內容，以冰壺運動為例，加拿大
全國有上千個冰壺館，全國三千二百萬人口有一
百五十萬經常參加冰壺運動，因此，沒有常設國
家隊的他們逢到大賽臨時組織業餘選手參賽，也
能取得優異戰績。

至於中國，索契冬奧會的獎金數額尚未公布
，而倫敦夏季奧運會，金牌得主獲得的國家獎勵
是五十萬人民幣；當然，這五十萬絕不是他們能
夠拿到的全部獎金，舉個眼前的例子，短道速滑
選手李堅柔在本屆冬奧會得到金牌以後，她家鄉
的市長立即給她家送來一萬人民幣，另有一家企
業則送來價值五萬人民幣的汽車一輛。

我是主張重獎在奧運會上取得優異成績的中
國體育健兒的，同時更希望對那些沒能得到金、
銀、銅牌，卻同樣為中國競技體育付出代價、做
出犧牲的運動員，有關部門一定要給予充分關照
。在中國， 「窮人的孩子練體育」是一種普遍、
乃至固化的社會現象，關照他們，對體現人文關
懷、對縮小貧富差別，總是不無裨益吧！當然，
我更希望政府不要只是盯着奧運金牌，把獲得這
種金牌視為政績工程大把燒錢，而應該遵循 「發
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正確方針，更多
關注和更大支持全民健身。要知道，只有整個民
族體質不斷增強、體育運動項目廣泛普及，我們
的競技體育水平才能水漲船高地扎實進步、在奧
運會上得到的金牌也才更有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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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米 陳紹龍

過去，由於科學技術的局限，愛好戲
曲的人們，只能從老唱片、錄音帶中，來
傾聽很多老藝術家的精彩唱段。雖然得到
了一定的審美愉悅，但總覺得有些遺憾，
意猶未盡。因為，戲曲是綜合藝術，除了
唱腔以外，還有各種身段、舞蹈，以及臉
譜、服裝、道具、配飾與演員表演的神情

、各個角色之間的交流，這些都已難以看到。但自從有了京劇 「
音配像」以後，很多問題基本上都得到了完美的解決。那些配像
的角色，雖然並非當年老藝術家本人所扮演，但所選聘的演員，
都是些能繼承他們的精湛技藝、比較優秀的後人及弟子。嚴格規
範，恪守教導，都能比較成功的恢復當年精彩演出的原貌。這樣
，一方面滿足了廣大老戲迷們的觀賞要求，更主要的是搶救了大
量的優秀戲曲遺產，保存了老藝術家們經典的寶貴資料，可以作
為青年學生的學習教材。功在當代，惠及子孫，確實是一項具有
重大意義與傑出貢獻的文化工程。

談到京劇 「音配像」，首先要感激原來的全國政協主席李瑞
環。這項巨大的文化工程，就是在他所創意策劃並且具體安排、
支持下，才得以成功完成的。根據有關方面的介紹，絕大多數被
公認的歷代京劇名家，他們所留存下來的唱片、錄音，凡是能夠
搜集到的，都盡量組織合適的演員、導演、鼓師、樂師等藝術人
才，進行配像的錄製工作。其中工作的繁雜與組織的難度，自然
可想而知。為了弘揚國粹、振興京劇，參與工作的人員，無不都
是勤勤懇懇，兢兢業業。特別是那些老一輩的藝術家，更是義無
反顧，忘我貢獻，表現了巨大的熱情與強烈的責任感。如張君秋
、李和曾、袁世海、杜近芳、程正泰、遲金聲、馬崇仁等，雖都
已是高齡，但仍以病弱之軀，積極參與，熱情指導，傾注了全部
的心力。在短短的幾年時間中，完成了二百多部京劇 「音配像」
劇目，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這樣巨大的文化工程，必將給後
人帶來難以想像的惠澤及益處。

為此，我想到很多有識之士，不斷呼籲 「振興戲曲」，已經
不是十年、八年了。但是，為什麼至今仍然收效甚微，還是不盡
如人意？問題就在於，有關人員是否在踏踏實實地在辦實事？文
化部門的官員，在其位有沒有謀其政？光是空喊口號，不能解決
問題。如果指導錯誤，更是貽害無窮。由老百姓供養的公務員，
不能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豈不是瀆職的行為？如果說，分管文
化的領導，都能像李瑞環主席那樣，認真辦事，具體幫助，支持
落實，解決困難。在缺乏資金、人員、設備的情況下，能完美地
完成如此艱巨的藝術工程。這種認真負責的態度，才是人們對有
關政府人員所熱烈企盼的要求。

話說􀎠音配像􀎡 鄧小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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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俾士夫婦鑽婚紀念（一九三九年）
拔萃書室的學童（一九〇三年）。此當為現存

最早的男拔萃學生照片


